香港“新型工业化”遇上广东“制造业当家”：粤港制造业合作再进阶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广东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更高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柱。
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超12.9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四成，在面对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广东经济实力依然实现大步跨越，在这背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
以“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为标志的香港工业，曾在上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曾雇佣超过100万名员工，最高峰时曾占本地生产总值约30%。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工业大规模向广东北移，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在发展创科、促进经济多元发展等诉求之下，几年前，香港特区政府喊出了“香港‘再工业化’”的目标，2022年12月，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其中明确提出“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
40余年的发展交错，如今，粤港制造业再度走到了新的交汇点，在高质量发展、创新科技引领之下，香港与广东如何更好地互补、合作？
粤港制造业合作持续进阶
广东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排头兵。2022年，广东制造业总产值突破16万亿元，全部制造业增加值4.4万亿元，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强。可以说，制造业既是广东深厚的“家当”，也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利器”。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制造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刚刚起步，正是港商带来的资本、设备、材料以及市场资源，为广东注入了工业化发展的初始动能。
1978年7月，香港商人张子弥投资200万元港元，在东莞虎门创办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这家编号为“粤字001”的企业的设立，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广东转移的时代。
其后，港商投资掀起高潮，“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珠三角这一土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珠三角成为香港的生产基地，香港开“店”、广东设“厂”的“前店后厂”格局也逐步确立。
随着香港制造业份额的逐步降低，粤港两地的制造业合作关键词，转向“服务”。2003年签署的“CEPA协议”，以及2014年签署的“CEPA广东协议”等，希望通过完善相应的机制体制，强化香港服务业对内地尤其是广东制造业的辐射带动能力。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地加大了辐射和输入，通过设计、检测等促进了珠三角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为广东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金融、物流等平台。
几十年间，粤港协作成就了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推动了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如今，广东已形成了10+10产业体系（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轻工纺织、先进材料、绿色石化、现代农业与食品、智能家电、软件与信息服务、汽车等8大产业，更是达到了万亿元级规模。
但曾有着深厚工业根基，以及高水平大学的香港，尽管本地的制造业比重已经降至微不足道，但其制造业成果仍然在向广东“溢出”，最广为人知的是大疆创新——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创新的优势，并且让创新在深圳开花结果。
近几年，香港不乏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校教授或是本地大学的毕业生踏上创业征程，无论是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工业控制领域的公司，在香港孵化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这一时期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也屡屡被总结为“研发+转化”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观察人士看来，粤港制造业合作不只局限于单向的流动，而是进入到一个以创新、开放、融合为主题的新阶段，双向互动，共同推动创新型产业发展，包括利用好香港的科技创新优势和广东的产业优势，构建一个科技产业综合体。
香港“从1到N”
从“制造业起家”到如今的“制造业当家”，广东可谓一以贯之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而香港则是在经历了辉煌与式微之后，近几年再度迎来“再工业化”的契机，到202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由此，各自关于工业发展的思路也变得愈发清晰。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曾阐释，有别于过往提到的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更能反映现代工业化走向。为实现新型工业化，政府会加强支持策略性的先进制造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芯片发展，在港设立研发和生产基地。
对香港而言，如果说擅长于创新生态链中的“从0到1”，那么，促进科研成果落地的“从1到N”则是亟待加强的环节。2022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宣布设立100亿港元“产学研1+计划”，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商品化。
在科创界人士看来，过去“从1到N”的转化过程，往往存在着动力不足、条例不清晰等障碍，如今，全社会关于创新与产业融合重要性的共识正在形成，更需要探索的是打通转化路径。对于缺乏产业配套的香港而言，邻近的广东被认为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香港中文大学天石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刘云辉近年来以学者身份迈上了创业征程，参与创办、孵化了包括未来机器人、深慧视科技、康诺思腾、筑橙科技在内的多家企业。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香港本身几乎没有工业，客户基本上在内地，所以必须要到内地，跟客户交流。从生产来看，我们过去几年没有生产基地，就不得不去大湾区内地城市。
除了借助广东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也在积极致力于开拓制造基地。《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就提及，建议加快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的发展，以期尽快推出用于创科发展的土地，为构建香港的科技产业园区和先进中试转化生产基地提供空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的制造产业呈集群融合发展的趋势，包括产业链的融合，从研发到制造、物流的融合，上、下游之间的融合，技术和应用场景的融合等等，香港也需要有一些集群空间。香港目前更多做的是“从0到1”，小试、中试、小批量生产，但不排除它可以在某些领域有一些规模化的制造。
刘云辉也向记者表示，”香港现在提出发展新型工业，我觉得未来一些高附加值、高增值的产业，其实可以留在香港本地，香港政府也在大力推动从1到N或者是从1到100的这个过程。但不管怎样，香港还是要跟内地更好地合作，从产业、市场、生产等各个方面大家一起合作，共同推动大湾区的科创发展。”
香港的角色
无论是在40多年前的制造业北移，或者为广东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撑，香港历来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的合作时期，除了香港能够借力于广东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新型工业化，香港之于广东，也同样能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
在“香港研发、广东转化”的合作模式中，广东的研发角色与能力往往未被充分强调。事实上，广东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更是内地迅速崛起的科技创新中心。而在“制造业当家”行动中，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技术攻坚、确保制造业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等方面，粤港在研发、创新等方面可以实现更好的合作。
德勤曾在2021年发布《新发展格局下的大湾区——“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白皮书，其中提到，大湾区内部跨城市专利合作比率仅为0.95%，远低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在当前世界新的竞争格局下，中美科技竞争趋势显著加强，倒逼大湾区形成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卢煜明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香港专利于内地不适用的问题，需要两地协作共同推进。希望未来相关政策能够松绑，让香港专利也能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使用，长远有利于推动整个大湾区科研产业的发展。
广东方面已经释放了积极的合作讯号。近日，广东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又被称作“制造业当家22条”）中专门提到，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常态化对接合作机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模式创新。
郭万达建议，原来粤港间市场合作较多，政府合作较少。香港政府现在加大了“政府有为”的力度，可以更积极主动地跟广东各级政府合作，包括探索合作模式、利益分享模式等。
广东“制造业当家22条”还在多处提到了港澳角色，包括“新建2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支持制造业企业以短期合作、项目入股等方式通过港澳柔性引才”等。
在更大的科技创新版图中，香港还可以继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李康善指出，香港在帮助内地公司走出国门的同时，也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进入中国，且不局限于香港，而是进入整个大湾区，再深入内地的其他城市。
“总的来说，香港的定位是一座重要的桥梁，把内地的东西拿出去，也把国外的东西拿进来。”李康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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